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胜利 了 的 中 国人 民 ， 目 前 正在 进行 三 个 伟大 的 斗争 :就 是 抗美援朝 的 斗争 ， 土 地 改 
革 的 斗争 和 和 镇压 反革命 的 斗争 。 只 有 和 争取 这 三 个 斗争 的 彻底 胜利 ， 才 能 保卫 我 们 的 国家 ， 
保卫 我 们 的 人 民 ; 才能 巩固 我 们 的 人 民 民主 专政 ， 巩 固 我 们 已 经 取得 的 胜利 ， 才 能 为 我 们 
国家 新 的 大 规模 的 建设 工作 创造 条 件 和 开辟 道路 。 抗 美 援 朝 是 要 打败 帝国 主义 的 侵略 ， 土 
地 改革 是 要 彻底 打倒 封建 势力 ， 解 放 广 大 农村 的 生产 力 ， 而 镇 压 反 革命 则 是 争取 抗 美 援 
朝 、 土 地 改革 胜利 的 必要 条 件 ， 也 是 保卫 国家 和 和 人民、 巩固 政权 和 巩固 革命 胜利 、 准 备 建 
设 的 必要 条 件 。 

同志 们 : 我 们 为 什么 这 样 说 呢 ? 有 什么 必要 要 强调 对 于 反革命 的 镇 压 呢 ? 为 什么 中 
央 人 民政 府 要 颁布 一 个 惩治 反革命 条 例 呢 ? 我 以 为 道理 就 是 : 第 一 、 还 有 反革命 ， 不 仅 有 
而 且 还 相当 多 ; 第 二 、 反 革命 要 破坏 我 们 ， 要 企图 推翻 我 们 ; 因此， 如 果 我 们 不 愿意 被 推 
翻 ， 就 有 必要 镇 压 反革命 ， 这 是 一 方面 。 其 次 ， 正 因为 反革命 要 企图 破坏 人 民 的 胜利 ， 同 
时 许多 反 音 命 分 子 过 去 作恶 多 端 ， 长 期 残害 人 民 ， 为 广大 人 民 深 恶 痛 绝 。 因 此 ， 镇 压 反 昔 
命 就 是 广大 人 民 的 要 求 ， 如 果 我 们 认为 这 种 要 求 是 需要 的 ， 是 合理 的 ， 是 正义 的 ， 我 们 就 
必须 满足 人 民 的 要 求 。 

为 了 说 明 问 题 ， 让 我 说 一 些 事 例 吧 ! 首先 看 看 反革命 的 情况 : 

同志 们 都 知道 北京 、 天 津 最 近 处 决 了 一 批 反 革命 ， 这 就 证 明 北 京 、 天 津 还 有 反 革 
命 ， 还 有 反革命 破坏 ， 还 需要 这 样 作 。 全 国 各 地 是 不 是 也 有 很 多 反革命 分 子 呢 ? 有 。 例 
如 : 解放 以 来 ， 我 们 已 逮捕 了 特务 好 几 万 ， 但 是 特务 组 、 站 以 上 的 骨干 分 子 还 有 很 多 ， 仅 
南京 一 地 ， 散 在 社会 上 的 职业 特务 分 子 即 有 好 几 十 ， 反 动 党 团 区 分 部 及 分 队 以 上 的 骨干 分 
子 ， 全 国 部 分 地 区 已 登记 的 即 有 五 十 万 。 全 部 蒋介石 匪帮 的 军队 ， 除 掉 逃 到 台湾 的 一 小 部 
分 以 外 ， 已 经 为 我 们 全 部 歼灭 了 ， 但 是 大 批 反动 军队 里 的 反动 军官 仍然 流散 在 各 地 ， 据 说 
也 有 好 几 十 万 。 当 然 ， 特 务 也 好 ， 反 动 党 团 的 骨干 分 子 也 好 ， 特 别 是 那些 反动 军队 中 的 军 
官 ， 他 们 不 一 定 个 个 都 是 坚决 的 反革命 ， 我 们 必须 分 清 是 非 轻重 ， 采 取 不 同 的 对 待 ， 其 中 
很 多 人 是 能 够 也 应 该 教育 ， 争 取 或 者 改造 他 们 成 为 新 人 的 ， 可 是 其 中 也 确 有 一 些 司 恶 不 惧 
的 坚决 的 反革命 分 子 ， 特 别 是 那些 特务 分 子 ; 他们 是 坚决 的 反革命 反 人 民 的 ， 对 于 这 些 坚 
决 的 反革命 分 子 则 不 是 什么 教育 、 争 取 或 者 改造 所 能 解决 问题 的 。 此 外 ， 封 建 会 道门 也 是 
一 个 反对 人 民 的 很 大 的 反动 组 织 ， 其 中 广大 的 道 徒 ， 是 被 欺骗 被 陷害 的 ， 但 有 为 数 不 少 的 
反动 头子 则 是 一 贯 勾结 反动 派 的 坚决 反革命 。 至 于 全 国 地 主 阶级 中 的 恶霸 分 子 ， 每 个 区 其 
至 每 个 乡 都 有 ， 有 些 区 乡 还 不 只 一 个 ;城市 中 也 有 一 批 仆 在 人 民 映 上 以 吸血 为 生 的 恶霸 ， 
如 北京 的 “ 北 霸 天 ”和 “ 阁 王 从 ” 这 类 ， 这 是 城市 中 的 封建 势力 ， 其 中 不 少 人 也 是 长 期 压 
迫 人 民 敌 视 人 民 的 坚决 反革命 。 全 国土 匪 ， 这 是 帝国 主义 蒋介石 匪帮 专门 布置 专门 留 下 来 
同 我 们 揭 乱 的 ， 同 我 们 进行 拼死 斗争 的 ， 现 在 虽然 基本 上 被 肃清 了 ， 但 还 留 下 了 一 点 残 
余 ， 大 约 近 十 万 人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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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上 不 是 说 明 反 革命 还 有 而 且 还 有 相当 多 吗 ? 当然 反革命 残余 所 仅仅 保留 下 来 的 一 
点 基础 已 经 很 小 ， 而 且 是 绝对 没有 前 途 的 ， 切 不 可 把 反革命 力量 扩大 化 ， 但 也 要 承认 友 草 
命 还 有 这 一 点 力量 来 进行 破坏 和 捣乱 ， 不 可 加 以 轻视 ， 要 肃清 他 们 ， 还 要 经 过 严重 的 斗 
争 。 


我 们 上 面 所 说 的 那些 反革命 ， 那 些 恶 霸 、 土 月、 特务 分 子 ， 他 们 在 反动 统治 时 期 即 
己 作 恶 多 端 ， 解 放 以 来 继续 进行 破坏 ， 给 了 我 们 国家 和 人 民 的 财产 生命 造成 很 大 的 损失 。 
拿 北京 众所周知 的 事实 来 说 吧 ， 就 有 电车 九 十 几 辆 被 烧毁 ， 石 景山 发 电 三 六 号 发 电机 被 破 
坏 ， 特 务 分 子 并 曾 阴 谋 炮 击 天 安 门 ， 火 烧 东 车 站 。 全 国 范围 内 ， 损 害 更 是 惊人 ， 西 南 行政 
区 去 年 一 年 中 ， 政 府 工作 人 员 和 群众 被 反 章 命 分 子 杀害 了 一 万 名 ， 公 和 粮 被 抢 二 万 万 厂 ， 工 
三 企业 发 生 政治 性 的 事故 五 百 余 起 ， 损 失 人 民 币 三 百 多 个 亿 ! 广西 宜山 一 个 县 ， 一 年 中 人 
民 被 土匪 杀害 者 一 干 O 七 名 ， 被 抢 走 耕 牛 二 千 余 头 ， 猪 近 三 干 头 ， 被 烧 房 子 干 余 间 ， 其 他 
财物 损失 尚 不 在 内 。 

反革命 分 子 在 今天 还 不 是 很 少 ， 还 有 一 点 残余 的 力量 来 进行 破坏 和 捣乱 ， 我 这 里 只 
举 了 很 少 的 几 件 事 例 ， 如 果 把 各 地 事例 都 举 出 来 ， 那 是 举 不 胜 举 的 。 这 不 是 证 明 反 革命 正 
在 破坏 我 们 并 企图 推翻 我 们 吗 ? 这 件 事 奇怪 不 奇怪 呢 ? 我 看 一 点 也 不 奇怪 。 国 民 党 蒋介石 
的 反动 统治 搞 了 二 十 多 年 ， 它 依靠 什么 来 维持 它 的 统治 呢 ?” 难 道 不 就 是 依靠 着 帝国 主义 、 
封建 阶级 以 及 中 国 长 期 半 和 殖民 地 半封建 社会 里 遗留 下 来 的 黑暗 势力 吗 ? 现在 帝国 主义 、 封 
建 主 义 、 官 僚 资 本 主义 三 大 敌人 在 中 国 这 块 土地 上 刚刚 被 推翻 ， 作 为 统治 者 的 敌人 被 打倒 
了 ， 残 余 的 隐藏 的 敌人 还 存在 ， 三 个 敌人 和 为 这 三 个 敌人 服务 的 各 种 反革命 组 织 的 残余 势 
力 ， 还 是 相当 大 量 、 普 遍 的 存在 ， 这 不 是 什么 奇怪 的 事情 ， 而 是 必然 的 现象 了 。 

同时 ， 反 革命 要 破坏 我 们 也 是 不 奇怪 的 。 因 为 他 们 不 甘心 于 自己 的 覆灭 ， 而 且 他 们 
人 印 是 接近 死亡 就 愈加 要 疯狂 的 挣扎 。 破 坏 得 更 毒 辣 也 抵抗 得 更 坚决 。 

因此 ， 问 题 在 什么 地 方 呢 ? 问题 在 于 我 们 要 不 要 把 革命 进行 到 底 ， 要 不 要 巩固 我 们 
的 胜利 和 政权 ， 如 果 要 ， 难 道 我 们 应 该 把 反革命 的 残余 势力 保留 起 来 吗 ? 难道 我 们 应 该 放 
纵 反 革命 来 危害 国家 和 人 民 吗 ? 难道 我 们 不 应 该 毫 不 狐 末 的 给 那些 坚决 的 反革命 以 坚决 的 
镇 压 吗 ? 

我 们 再 来 看 看 反革命 分 子 在 人 民 中 所 作 的 罪孽 以 及 人 民 对 他 们 的 仇恨 吧 ! 

我 们 上 面 所 说 的 那些 反革命 ， 那 些 恶霸 、 土 菲 、 特 务 分 子 ， 其 中 很 多 有 长 期 罪恶 的 
历史 ， 而 且 是 罪 大 恶 极 血 债 很 多 的 。 辟 如 北京 已 经 枪决 的 军统 特务 李 肃 修 ， 就 曾 在 山东 沂 
水 县 用 机 关 枪 杀 死 群众 一 千 多 。 反 革命 特务 王 凤梨 在 辟 中 杀人 四 百 多 ， 并 烧毁 民房 干 多 
间 ， 解 放 以 后 又 潜伏 北京 作恶 ， 又 杀害 数 条 人 命 。 军 统 特务 伪 民 政局 兵役 科 长 李 效 蚌 ， 在 
一 九 四 七 年 二 月 到 一 九 四 八 年 六 月 ， 为 国民 党 反动 派 强迫 抓 兵 一 万 多 人 。 大 家 都 知道 国民 
党 匪帮 抓 兵 的 惨剧 ， 一 万 多 人 就 是 一 万 多 个 家 庭 ， 其 中 流 的 血 和 泪 ， 人 民 所 遭受 的 损失 和 
痛 否 是 多 么 巨大 啊 ! 陕西 商 锥 地 区 大 菲 霸 周 寿 娃 ， 曾 充任 蒋 菲 自卫 队长 ， 突 击 大 队长 等 
只 ， 自 一 九 四 六 年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三 年 中 杀害 善良 人 民 五 百 余 名 ， 十 多 年 中 强奸 民间 妇女 六 
百 多 人 。 解 放 以 后 仍 继续 作恶 残害 人 民 。 

我 这 里 也 只 说 了 两 三 个 典型 的 例子 ， 如 果 要 把 所 有 类 似 的 例子 都 说 出 来 ， 当 然 没 有 
必要 ， 同 时 也 不 是 几 个 钟头 可 以 说 得 完 贡 

同志 们 都 知道 ， 中 国人 民 在 解放 之 前 经 历 过 一 段 多 么 漫长 的 黑暗 的 岁月 ， 反 革命 分 
子 以 各 种 残忍 的 迫害 加 之 于 人 民 的 身上 ， 因 而 也 就 在 人 民 中 种 下 了 深刻 的 普遍 的 仇恨 ， 人 
民 含冤 未 报 ， 把 愤恨 藏 在 心里 ， 等 得 着 有 复仇 的 一 天 ! 苏 南 有 许多 和 群众， 长 期 地 保留 着 被 


反革命 分 子 杀 害 了 的 杀人 的 尸骨 、 血 衣 及 反革命 行凶 的 凶器 ， 非 常 县 切 地 盼望 着 共产 党 、 
人 民政 府 和 毛 主 席 给 他 们 报仇 雪恨 。 江 阴 县 有 位 夏 荣 根 ， 被 断 了 一 只 手 ， 也 保藏 了 多 年 在 
控诉 时 取出 。 武 进 县 卜 飞 区 斗争 特务 恶霸 相 锡 范 ， 昔 主 控诉 ， 翡 惯 激 昂 ， 到 会 三 万 人 个 个 
掉 了 眼泪 ， 一 致 高 呼 “ 严 办 这 个 王八 重 ! ”反革命 作 的 恶 太 多 了 ， 他 们 的 罪 太 重 了 ! 人 民 
包括 最 和 善 的 老太婆 在 内 ， 都 认为 不 能 再 宽容 了 ， 人 人 上 丝 日 可 杀 。 

人 民 要 求 坚 决 镇 压 反 革命 ， 要 求 镇 压 反 单 命 的 首 恶 分 子 、 司 恶 不 惧 分 子 以 及 解放 后 
或 者 经 过 宽大 后 还 作恶 的 分 子 ， 不 满意 我 们 的 宽大 无 边 ， 难 道 不 是 需要 的 ， 不 是 合理 的 ， 
不 是 正义 的 吗 ? 人 民政 府 重视 并 满足 这 个 要 求 ， 为 民 除 害 ， 为 人 民 报仇 ， 难 道 不 是 需要 
的 ， 不 是 合理 的 ， 不 是 正义 的 吗 ? 我 们 应 不 应 该 这 样 办 呢 ? 我 们 应 该 毫 不 迟疑 的 这 样 办 ! 
如 果 我 们 不 这 样 办 ， 把 反革命 保护 起 来 ， 让 他 们 踩 在 人 民 头 上 继续 作恶 ， 人 民 能 够 彻底 翻 
身 吗 ? 毛 主 席 、 中 央 人 民政 府 对 于 反革命 分 子 ， 是 有 了 明确 的 镇 压 与 宽大 相 结合 的 方针 的 ， 
但 我 们 过 去 有 一 个 时 期 没有 很 好 的 贯彻 ， 因 而 对 反革命 太 宽大 了 ， 这 是 一 个 错误 。 这 个 错 
误 继 续 了 将 近 一 年 ， 在 那个 时 候 人 民 不 满意 我 们 ， 批 评 我 们 宽大 无 边 ， 说 我 们 不 像 个 革命 
的 样子 ， 不 像 个 人 民政 府 的 样子 ， 璧 如 江西 农民 说 : “你 们 次 是 毛 主席 的 队伍 ， 我 就 怀 
疑 ， 因 为 你 们 既 不 分 田 又 不 杀 反 革命 。” 人 民 的 意见 是 完全 对 的 。 如 果 我 们 不 迅速 纠正 宽 
大 无 边 的 错误 ， 不 坚决 镇 压 反 革命 ， 彻 底 肃 清 反革命 一 切 破 坏 活动 ， 则 国家 和 人 民 的 生命 
财产 就 要 遭受 更 大 的 损失 ， 而 广大 人 民 就 要 怀疑 我 们 是 不 是 真正 的 人 民政 府 ， 能 不 能 代表 
人 民 的 利益 ， 率 领 人 民 同 反革命 进行 斗争 ， 并 在 斗争 中 彻底 战胜 反革命 。 同 志 们 ! 如 果 我 
们 人 民政 府 ， 脱 离 了 群众 ， 失 挥 了 广大 人 民 的 支持 就 是 没有 力量 的 ， 就 经 不 起 敌人 一 击 
的 。 还 说 得 上 巩固 我 们 的 人 民 民 主 专政 吗 ? 

我 们 再 看 看 镇 压 反 革命 与 抗美援朝 、 土 地 改革 的 关系 吧 ! 我 们 在 前 面 已 经 说 过 ， 而 
且 北 京 和 全 国 各 地 经 验 也 已 经 证 明了 这 一 条 重要 的 道理 ， 要 搞 好 抗美援朝 ， 彻 底 完成 土地 
改革 ， 就 必须 坚决 镇 压 反 革命 。 事 实 是 否 是 这 样 的 呢 。 也 让 我 们 来 看 看 一 些 事例 吧 : 

美 帝国 主义 于 去 年 发 动 了 侵略 朝鲜 的 战争 以 后 ， 特 别 是 在 仁川 登陆 逼近 我 国 国门 的 
时 候 ， 大 陆 上 潜伏 的 反革命 分 子 为 了 配合 美 帝国 主义 的 侵略 ， 出 卖 祖 国 ， 曾 经 大 肆 器 张 地 
到 处 活动 。 壁 如 大 量 制 造谣 言 ， 宣 传 “ 第 三 次 大 战 ” 宣 传 原子 弹 ， 在 群众 中 散布 恕 懂 和 怒 
美的 情绪 。 壁 如 去 年 夏天 以 来 ， 特 务 多 次 阴谋 破坏 铁道 和 机 车 ， 制 造 事 故 ， 朗 想 阻 找 我 国 
人 民 对 朝鲜 人 民 的 伟大 的 支援 。 壁 如 组 织 地 下 军 ， 阴 谋 坎 动 ， 笃 想 配 合 美 帝国 主义 与 蒋 介 
石 菲 帮 ， 重 新 侵占 中 国 大 陆 。 如 果 我 们 不 坚决 镇 压 这 批 反革命 分 子 ， 我 们 就 不 能 顺利 地 开 
展 抗美援朝 运动 ， 就 不 能 够 同 美 帝国 主义 的 侵略 进行 坚决 的 斗争 。 

农村 中 情况 也 是 如 此 : 当 着 恶霸 及 不 法 地 主 仍然 道 遥 法 外 ， 威 胁 着 农民 的 时 候 ， 群 
众 顾虑 很 大 ， 不 敢 起 来 ， 农 民 对 干部 说 : “ 谁 敢 和 你 们 讲话 呀 ! 村 里 还 藏 着 小 蒋介石 
昵 ! ”又 说 : “政府 不 杀 反 革命 ， 分 田 我 也 不 敢 要 ! ”江西 若干 地 方 在 镇 压 反革命 之 前 群 
众 受 反 音 命 威 胁 ， 见 了 政府 工作 人 员 束 躲避 起 来 ， 例 如 送 川 ， 并 办 山脚 下 的 一 个 小 县 ， 有 
两 个 大 恶霸， 一 个 叫 罗 薄 泉 ， 一 个 叫 萧 家 壁 ， 横 行 街道， 无恶不作 ， 人 民 根 本 不 敢 说 话 ， 
后 来 我 们 逮捕 了 罗 薄 录 、 靖 家 壁 并 将 他 们 公 审 枪决 后 ， 群 众 马 上 积极 起 来 ， 那 样 的 小 县 开 
了 七 万 人 的 群众 大 会 ， 许 多 人 从 百 里 以 外 赶 来 ， 真 是 盛况 空前 。 如 果 我 们 不 坚决 镇 压 反 革 
命 分 子 ， 我 们 就 不 能 胜利 地 展开 土地 改革 运动 ， 就 不 能 广泛 地 发 动 群众 ， 彻 底 摧 毁 封 建 阶 
级 的 势力 ， 巩 固 斗 争 胜 利 。 
由 此 可 见 ， 坚 决 镇 压 反 革命 ， 这 是 为 彻底 打倒 反革命 阶级 巩固 革命 胜利 所 必须 的 ; 
这 是 为 同 帝 国 主义 进行 斗争 打败 帝国 主义 的 侵略 所 必须 的 ， 这 是 为 满足 人 民 的 正义 要 求 更 


进一步 更 深 一 步 发 动 群众 所 必须 的 ;这 是 为 我 国 放心 放手 从 事 各 项 建设 准备 安全 条 件 所 必 
须 的 。 这 件 事情 重要 不 重要 呢 ? 我 看 是 十 分 重要 的 。 镇 压 反革命 的 必要 性 与 正义 性 是 如 此 
的 明显 ， 以 至 于 只 要 是 接触 到 并 很 好 注意 了 这 件 事 情 的 人 ， 都 会 明白 并 且 热 烈 的 赞成 。 这 
就 是 为 什么 不 仅 参 加 了 这 项 工作 的 人 ， 就 是 北京 许多 老太婆 在 听 了 控诉 大 会 录音 广播 时 也 
流 着 眼泪 痛 加 反革命， 而 群众 中 若干 眼 盲 耳 人 奏 的 人 ， 当 他 们 知 到 了 这 种 事 ， 也 表示 热 列 拥 
护 政府 镇 压 反 革命 的 原故 。 

全 国 镇 压 反 革命 的 实际 斗争 也 充分 证 明 ， 和 镇 压 反 革命 是 办 了 一 件 很 大 的 好 事 : 

凡是 结合 了 群众 运动 坚决 放手 镇 压 了 反革命 的 地 区 ， 敌 人 的 气焰 被 打下 去 了 ， 反 革 
命 阵 线 动摇 了 士 菲 肃 清 了 ， 一 般 的 反革命 低头 认罪 ， 愿 意 悔 改 并 与 反革命 断绝 联系 了 。 人 
民 欢 欣喜 舞 扬 由 吐气 ， 觉 悟 提 高 ， 革 命 的 积极 性 和 生产 的 积极 性 大 大 发 挥 起 来 了 ， 各 种 工 
作 好 做 ， 社 会 气象 有 了 很 大 的 改变 。 

看 一 看 下 面 的 情况 吧 。 

过 去 土 菲 最 多 的 帘子 如 漂 西 、 广 西 、 福 建 、 浙 江 等 地 ， 成 股 土 菲 已 基本 肃清 ， 地 方 
趋向 太平 。 湘 西 、 广 西 以 前 走路 要 成 群 结 队 ， 像 水 游 传 上 所 说 ， 过 景 阳 岗 的 样子 相同 ， 镇 
压 反革命 后 ， 如 今 可 放心 走路 了 。 湖 南 农民 有 句 话 ， 叫 做 : 毛 主席 是 弓 ， 老 百姓 是 箭 ， 反 
革命 像 老虎 ， 只 要 己 便 了 ， 箭 就 能 射 死 老虎 。 意 思 就 是 只 要 人 民政 府 撑 群 众 的 腰 ， 和 群众 就 
敢于 打倒 反革命 。 不 要 说 景 阳 岗 的 一 只 老虎 ， 全 国 的 反革命 都 能 肃清 ! 苏 南 太湖 一 带 ， 往 
年 腊月 土 固 到 处 抢 动 ， 人 民 不 敢 走路 ， 经 过 土地 改革 、 镇 压 反 革命 ， 去 年 腊月 天 下 太平 ， 
可 以 “ 夜 不 闭 户 ”了 。 

反革命 分 子 恐 慌 动摇 ， 走 投 无 路 。 开 封 镇 压 反革命 以 后 ， 有 一 个 特务 害怕 得 很 ， 从 
城市 逃 到 乡下 ， 又 从 乡下 逃 到 城市 ， 叫 家 里 人 给 他 去 买 火 车 票 ， 想 往外 面 跑 ， 问 他 买 到 什 
么 地 方 的 火车 票 ? 他 一 会 说 往 东 ， 一 会 又 说 往 西 ， 东 、 南 、 西 、 北 都 不 保险 ， 最 后 他 摆 了 
摆手 说 : 随便 买 吧 ! 票 买好 了 一 到 车 站 ， 公 安 局 早已 等 着 他 了 ， 把 他 逮捕 了 。 和 恶霸 、 菲 首 
有 跑 好 几 个 县 还 跑 不 出 去 ， 只 好 到 政府 来 自首 。 特 务 、 土 匪 自首 投降 者 很 多 ， 浙 江 就 有 二 
千 多 土匪 向 我 缴械 投诚 。 许 多 地 方 当 我 们 坚决 镇 压 反革命 后 ， 若 干 反 革命 分 子 即 跑 出 来 自 
首 、 坦 白 ， 交 待 自己 的 历史 ， 交 出 反革命 的 组 织 以 及 交 出 他 们 进行 反革命 活动 的 武器 、 电 
人 


群众 则 抬 起 了 头 ， 情 绪 很 高 。 福 建 的 农民 说 : “土改 分 田 是 一 次 翻身 ， 参 加 农 会 有 
讲话 地 位 是 二 次 翻身 ， 镜 除了 小 蒋介石 又 是 次 翻身 ， 三 翻 三 中 大 癌 欢 ! ”各 地 群众 积极 
行动 ， 协 助 政 府 和 军队 捉拿 暗藏 的 土 菲 、 特 务 、 恶 霸 。 广 西 一 位 老太婆 自动 带领 部 队 捉 了 
十 多 个 土匪 ， 浙 江 有 一 个 重要 的 特务 潜逃 ， 两 只 手持 枪 拒捕 ， 被 一 干 多 民兵 围困 起 来 ， 最 
后 还 是 被 捉 住 了 。 苏 南 有 个 恶霸 藏 在 稻草 堆 里 ， 被 一 老太婆 看 见 了 ， 他 家 求 老 太 婆 不 要 告 
发 他 ， 老 太 婆 说 : “天 是 棺材 盖 ， 地 是 棺材 底 ， 你 逃 来 逃 去 在 棺材 里 ! ”还 是 把 他 捉 住 
了 。 河 北 沧 县 七 个 村 群众 ， 自 己 集资 去 外 区 抓 回 罪 大 恶 极 的 反革命 七 人 。 一 上 暗 害 团团 长 ， 
过 去 杀 群 众 一 二 百人 ， 潜 藏 到 外 区 ， 群众 自己 竣 钱 跑 去 把 他 抓 回 交 给 政府 。 有 一 老 太 太 走 
三 十 多 里 路 到 县 政府 控诉 反革命 。 过 去 我 们 公安 部 门 长 期 破 不 了 的 案子 ， 抓 不 到 的 反革命 
分 子 ， 群 众 起 来 后 很 快 就 能 破获 就 能 捉 到 。 全 国 各 地 人 民 ， 广 大 群众 ， 每 才 镇 压 反 革命 
时 ， 都 踊跃 参加 ， 有 鼓掌 达 十 五 分 钟 之 久 的 。 广 东 汕 头 杀 反 革命 ， 商 人 喝酒 放 爆 竹 庆 祝 ; 
公安 机 关 人 员 上 街 ， 随 时 有 人 拉 住 问 长 问 短 ， 请 他 吃 烟 喝酒 ， 关 系 非常 密切 。 群 众 反 映 : 
“过 去 ， 八 路 军 睡 着 了 ; 现在 ， 叫 毛 主 席 给 叫 醒 啦 ! ”又 说 : “将 这 些 家 伙 弄 了， 将 来 路 
不 拾遗 ， 你 们 再 不 这 样 办 ， 老 百姓 就 不 拥护 了 。 你 们 过 去 连 特 务 土匪 全 不 管 ， 谁 还 拥护 你 


们 ! ”惩治 反革命 条 例 颁 布 后 ， 得 到 全 国人 民 热 烈 拥 护 ， 河 北 交 河 县 一 位 从 来 不 问 政治 的 
合子 叫 李 庆 隆 ， 见 到 惩治 反革命 条 例 ， 找 到 区 干部 说 : “再 宽大 ， 就 没有 世界 啦 ! 过 去 哪 
一 朝 哪 一 代 也 不 像 你 们 八路 这 样 光 讲 宽大 、 不 像 个 天 下 ! ”镇 压 反 章 命 后 群众 不 仅 欢 呼 万 
岁 ， 而 且 也 积极 组 织 起 来 ， 防 奸 防 特 ， 浙 江 就 有 二 三 十 万 男女 民兵 ， 站 岗 放 哨 ， 使 反革命 
分 子 陷 在 人 民 的 天 罗 地 网 里 面 ， 难 以 脱逃 。 

但 是 ， 是 否 可 以 说 镇 压 反 革命 的 工作 已 经 做 好 了 ， 再 没有 什么 问题 了 ! 能 不 能 这 样 
估计 ， 这 样 说 呢 ? 不 能 这 样 说 。 

目前 全 国 还 有 不 少 地 区 ， 镇 压 反 革命 还 刚刚 开始 ， 还 有 一 些 地 方 镇 压 反 革命 还 很 不 
够 。 因 此 ， 在 这 些 地 方 ， 特 务 、 土 菲 、 恶 霸 依 然 非 常 猩 狐 ， 还 在 那里 进行 各 种 破坏 活动 。 
壁 如 广东 广 宁 县 二 月 十 日 还 发 生 了 反革命 分 子 纠 合 了 二 百 余人 烘 动 ， 袭 击 村 政府 。 云 南 省 
许多 县 发 现 特 务 有 计划 的 放 毒 ， 仅 仅 开源 县 第 三 区 ， 就 有 一 个 村 子 全 村 群众 中 毒 ， 另 一 个 
村 子 一 百 四 十 人 人 中毒， 死 了 六 十 人 。 四 川 的 川 东 、 川 南 ， 不 少 农 会 干部 受到 反革命 的 瞳 
害 ， 并 被 剖腹 ， 割 耳 休 ， 妇 女 则 被 割 乳 房 ， 非 常 残忍 ! 

就 是 镇 压 有 成 绩 的 地 区 ， 也 还 有 不 平衡 的 情况 。 例 如 浙江 镇 压 反 革命 一 般 是 做 得 好 
的 ， 其 中 也 有 个 别 的 市 和 专署 镇 压 很 不 够 ， 甚 至 个 别 地 方 特务 ， 土 匪 的 气焰 至 今 尚 未 被 打 
击 下 去 ， 还 有 一 些 反 革命 的 据点 ， 需 要 彻底 扫除 。 

反革命 分 子 也 还 有 不 少 空子 可 钻 。 如 自 陆 上 逃 到 水 上 ， 从 乡村 逃 往 城市 ， 从 中 心 区 
逃 到 边沿 区 ， 从 社会 上 和 逃 到 工矿、 学校 、 机 关 ， 甚 至 混入 民主 党 派 ， 包 括 共产 党 在 内 。 其 
中 ， 特 别 是 大 、 中 城市 ， 是 反革命 典藏 的 防空 油 ， 要 大 力克 服 镇 压 不 够 的 缺点 ， 坚 决 有 力 
地 打击 反革命 分 子 。 

所 以 ， 当 前 任务 仍然 是 要 彻底 贯彻 中 央 人 民政 府 惩治 反革命 条 例 ， 继 续 放 手 ， 发 动 
群众 ， 坚 决 肃 清 一 切 反革命 活动 。 以 为 现在 已 经 差不多 的 说 法 是 没有 根据 的 ， 是 不 对 的 。 


题 ， 需 要 说 明 : 

第 一 ， 有 些 人 看 到 政府 坚决 镇 压 反 革命 ， 就 产生 了 一 个 疑问 : 我 们 对 待 反革命 的 政 
策 是 不 是 变 了 ? 是 不 是 只 讲 镇 压 不 讲 宽 大 了 呢 ? 这 是 一 个 误解 ， 是 不 该 有 的 误解 。 

我 们 对 待 反 革命 分 子 的 政策 ， 从 来 就 是 镇 压 与 宽大 相 结 合 的 ， 过 去 如 此 ， 现 在 如 
此 ， 以 后 也 还 是 如 此 。 这 是 我 们 的 基本 政策 ， 只 要 反革命 还 存在 ， 我 们 同 反 革命 的 斗争 还 
存在 ， 是 不 会 改变 的 。 对 于 那些 虽然 有 过 严重 罪行 而 现在 确 已 真诚 悔改 并 为 人 民 立 功 的 分 
子 ; 对 于 那些 曾经 被 迫 参加 反革命 活动 的 胁 从 分 子 或 者 解放 前 罪行 并 不 重大 ， 解 放 后 又 确 
已 悔改 ， 并 与 反革命 组 织 断 绝 联系 的 分 子 ， 过 去 是 宽大 处 理 ， 现 在 也 还 是 宽大 处 理 。 例 如 
上 个 礼拜 北京 处 决 了 一 批 首 恶 分 子 ， 同 时 也 释放 了 一 百 多 罪恶 不 大 可 以 释放 的 人 。 我 们 处 
理 反 革命 分 子 有 四 个 字 ， 叫 做 : 杀 、 关 、 管 、 放 。 就 是 杀 掉 那些 应 该 杀 必 须 杀 的 罪 大 恶 极 
的 反革命 ， 对 那些 罪恶 虽 较 大 但 又 可 杀 可 不 杀 的 ， 就 不 杀 他 ， 关 起 来 劳动 改造 ， 对 那些 虽 
有 罪恶 而 又 可 关 可 不 关 的 ， 就 不 关 他 ， 放 到 群众 中 去 管制 起 来 ， 如 果 决 心 向 善 确 有 转变， 
就 取消 管制 ， 如 果 继 续 作 恶 就 要 把 他 捉 起 来 严 历 惩办 ;对 于 确 系 被 迫 ， 徘 恶 不 大 ， 愿 意 悔 
过 的 就 一 律 释放 ， 给 予 自 新 之 路 。 对 于 那些 虽 有 罪恶 ， 但 及 时 悔悟 对 人 民 立 有 功劳 ， 则 将 
功 折 罪 或 按 功 行 赏 ， 免 予 惩治 或 给 予 奖 厉 。 至 于 那些 被 欺骗 而 陷入 反革命 圈套 又 没有 什么 
重大 罪行 的 人 ， 更 是 要 宽恕 他 ， 挽 救 他 ， 只 要 他 们 把 问题 说 出 来 ， 就 应 不 究 既 往 ， 剩 下 的 
问题 ， 就 是 教育 问题 了 ， 不 把 他 们 划 在 敌人 范围 内 ， 而 把 他 们 划 在 民主 范围 内 ， 作 为 人 民 
自己 内 部 的 问题 来 解决 。 但 是 ， 我 们 只 给 那些 应 宽大 的 人 以 宽大 ， 决 不 给 首 恶 分 子 ， 司 恶 


不 惧 分 子 ， 以 及 经 过 宽大 后 又 继续 作恶 的 分 子 以 宽大 ， 因 为 宽大 了 他 们 ， 就 会 蚌 了 人 民 ， 
害 了 国家 。 

第 二 ， 既 然 镇 压 与 宽大 相 结 合 ， 既 然 义 有 关 起 来 劳动 改造 这 一 条 ， 那 么 是 否 可 以 少 
杀 或 者 不 杀 ， 让 他 们 去 劳动 改造 ， 统 统 改 造 为 新 人 不 好 么 ?同志 们 ， 这 种 说 法 是 不 对 的 ， 
是 有 害 的 ， 是 没有 立场 的 。 我 们 是 要 改造 一 些 人 ， 但 以 为 “改造 万 能 ”， 似 乎 蒋介石 也 可 
以 改造 ， 则 实际 上 只 是 一 种 约 想 。 我 们 曾 有 知 干 同志 吃 过 很 多 亏 ， 他 们 认为 只 要 宽大 教 
育 ， 就 可 以 改造 一 切 人 ， 于 是 ， 在 制 菲 中 发 生 了 八 的 八 纵 的 事情 ; 捉 住 了 土 固 ， 教 育 释 
放 ， 土 匪 出 去 抢 人 杀人， 抓 住 又 教育 释放 ， 如 是 八 扒 八 纵 ， 似 乎 比 诸葛 亮 还 高 明 一 点 ， 结 
果 怎 么 样 呢 ? 结果 只 是 就 励 了 反革命 ， 使 人 民 遭 受 了 完全 不 应 该 有 的 惨重 的 损失 。 辟 如 广 
西 有 一 个 匪首 叫 李 基 到 处 行 抢 ， 烧 毁 民房 数 千 间 ， 被 我 们 捉 住 以 后 没有 严 办 只 是 教育 释放 
了 ， 不 到 一 个 月 ， 又 杀 了 一 百 多 条 人 命 ， 烧 了 民房 千 余 间 。 有 些 反 革命 关 在 监牢 里 还 要 组 
织 暴 动 ， 去 年 甘肃 平凉 及 其 他 地 方 多 次 发 生 这 样 的 事情 ， 干 部 群众 颇 有 伤亡 。 劳 动 改造 中 
的 有 些 反革命 分 子 破坏 机 器 、 农 具 ， 并 且 扬 言 将 来 他 得 了 势 ， 对 我 们 “要 用 机 关 枪 点 
名 ”。 这 些 都 是 死心 塌 地 的 坚决 反革命 ， 老 百姓 称 他 们 为 黑 民 心 ， 就 是 说 已 经 失去 了 改造 
的 可 能 。 这 种 反革命 分 子 就 像 一 条 黑 狗 ， 放 在 水 里 洗 ， 无 论 怎样 洗 也 不 能 洗 成 白 的 。 反 革 
命 阵营 中 确 有 一 批 这 样 黑 良 心 的 ， 就 是 那些 坚决 的 死心 塌 地 的 核心 分 子 。 对 于 这 种 分 子 ， 
不 能 采取 洗澡 改造 的 办 法 ， 必 须 而 且 只 有 采取 枪毙 处 死 的 办 法 ， 就 是 根本 取消 他 进行 反 革 
命 活 动 的 条 件 。 对 于 也 可 杀 也 可 不 杀 的 ， 当 然 不 杀 ， 但 对 于 这 种 应 该 杀 必 须 杀 的 分 子 应 坚 
决 处 刑 。 不 该 杀 的 杀 了 一 个 也 是 错 的 。 
有 人 认为 这 些 人 有 劳动 力 ， 有 的 还 是 有 知识 有 技术 的 ， 杀 了 可 惜 。 是 的 ， 有 知识 有 
技术 的 人 应 当 团结 他 们 ， 有 些 旧 知识 分 子 旧 技 术 人 员 ， 在 过 去 反动 统治 时 期 ， 即 令 有 过 若 
干 错误 ， 作 过 若干 对 不 起 人 民 的 事情 ， 但 只 要 他 们 不 是 坚决 的 反革命 ， 只 要 劣迹 不 太 大 ， 
而 又 愿意 悔改 愿意 为 人 民 服务 ， 我 们 也 要 教育 改造 并 团结 他 们 ， 我 们 的 国家 是 宝贵 知识 宝 
贵 技术 的 ， 但 惟独 不 宝贵 坚决 反革命 分 子 的 所 谓 知识 与 技术 。 不 能 把 团结 技术 人 员 与 镇 压 
反革命 混 消 起 来 。 一 个 司 恶 不 惨 的 反革命 分 子 ， 他 的 劳动 力 不 是 用 去 荔 动 ， 而 是 用 去 破坏 
劳动 成 果 ， 他 的 知识 与 技术 不 是 为 人 民 服 务 ， 而 是 用 来 反对 人 民 ， 这 样 的 劳动 力 和 所 谓 技 
术 ， 有 什么 可 以 留恋 的 呢 ? 他 的 力量 越 大 、 知 识 和 技术 越 高 ， 对 人 民 对 国家 危害 就 越 大 ， 
如 果 有 点 能 力 有 点 知识 有 点 技术 的 坚决 反革命 我 们 都 不 杀 ， 不 办 ， 那 么 反 音 命 分 子 只 要 学 
点 技术 就 可 以 取得 了 保护 ， 就 可 以 放肆 破坏 了 ， 这 样 岂 不 是 帮助 和 豆 励 了 反革命 么 ? 我 们 
不 能 因为 有 技术 就 把 反革命 保护 起 来 ， 这 样 作 就 有 可 能 要 中 反革命 的 奸 计 。 

因此 ， 我 们 对 于 反革命 分 子 不 要 存在 幻想 ， 不 要 对 他 们 讲 “ 仁 慈 ”， 只 有 最 坚决 最 
彻底 地 镇 压 反 革命 ， 才 是 最 仁慈 的 。 辟 如 刚才 所 举 的 广西 菲 首 李 基 的 例子 ， 如 果 及 时 镇 
压 ， 那 么 那 一 百 多 人 民 的 生命 可 以 保留 ， 一 千 间 房子 不 臻 被 烧 。 正 由 于 对 李 基 仁慈 了 ， 结 
果 便 是 对 人 民 的 残忍 ， 而 且 是 很 大 的 残忍 ! 有 些 人 很 有 些 古 怪 ， 反 革命 杀 了 一 干 多 人 民 ， 
烧 了 几 千 间 房 子 ， 他 不 觉得 残 妨 和 痛 苗 ， 看 到 人 民政 府 杀 了 几 个 反革命 ， 便 觉得 很 痛 苗 ， 
批评 政府 残忍 ， 杀 得 多 了 。 这 种 人 他 缺少 或 者 就 没有 章 命 的 感情 和 人 民 的 感情 ， 这 种 人 如 
果 是 共产 尝 员 ， 那 是 一 个 思想 上 有 问题 的 共产 党 员 ; 如 果 说 是 章 命 者 ， 也 不 是 一 个 坚决 的 
革命 者 ， 也 是 一 个 思想 上 很 成 问题 的 革命 者 。 

第 三 ， 这 样 大 举 镇 压 反 革命 ， 是 不 是 会 错 捕 错 杀 牵 连 好 人 呢 ? 这 种 顾虑 倒是 对 的 ， 
有 理由 的 ， 我 们 应 该 加 以 严重 的 注意 和 切实 的 防止 。 但 我 们 说 一 般 是 不 会 的 ， 而 且 是 不 准 
牵连 好 人 的 。 有 没有 保证 ? 有 保证 。 因 为 这 次 镇 压 反革命 有 毛 主席 和 中 央 人 民政 府 的 领 


导 ， 有 和 领导、 有 秩序 的 进行 这 一 件 工作 ， 并 明确 规定 了 镇 压 的 主要 对 象 是 土 菲 、 恶 霸 和 有 
证 据 的 政治 反革命 ， 例 如 特务 ，“ 地 下 军 ”， 进 行 反 革命 活 的 流氓 头子 ， 帮 会 ， 会 道门 头 
子 以 及 闫 伪 军 官 中 阁 干 在 解放 后 还 继续 进行 反革命 活动 并 证 据 确 峡 的 坚决 反动 分 子 等 等 。 
中 央 人 民政 府 颁布 了 惩治 反革命 条 例 ， 更 具体 规定 镇 压 与 宽大 的 标准 ， 敌 我 阵营 划分 得 很 
清楚 ， 不 易 混淆 。 而 各 地 人 民政 府 和 人 民 公 安 机 关 执 行 这 一 工作 的 态度 是 严肃 的 谨慎 的 ， 
是 依靠 调 全 研究， 依 菲 证 据 的 。 并 规定 了 严格 的 执行 手续 ， 捕 人 都 经 过 乡 、 区 、 县 详细 调 
查 多 次 讨论 ， 由 县 政府 有 些 是 由 专署 审定 名 单 才能 逮捕 ;杀人 须 经 省 人 民政 府 或 省 府 委 托 
的 专署 批准 。 各 级 政府 及 公安 机 关 在 镇 压 反 革命 工作 上 又 是 有 经 验 的 ， 对 乱 捕 乱 杀 有 高 度 
警惕 。 同 时 由 于 此 次 镇 压 反革命 充分 发 动 了 群众 ， 取 得 了 群众 的 文 持 和 监督 ， 也 保证 不 臻 
错 捕 错 杀 。 

由 于 以 上 几 个 条 件 ， 就 保证 了 镇 压 反 革命 可 以 准确 地 ， 稳 当地 进行 ， 不 致 发 生 混 
乱 ， 即 有 个 别 公差 ， 也 是 会 适时 纠正 并 容易 纠正 的 。 

第 四 ， 有 人 提出 这 样 的 问题 : 过 去 你 们 不 是 说 要 包 下 来 给 饭 吃 吗 ? 为 什么 又 要 抓 反 
革命 呢 ? 是 不 是 又 不 打算 包 下 去 了 ? 我 们 说 : 这 更 是 一 种 糊涂 思想 。 我 们 人 民政 府 包 下 来 
的 政策 是 定 了 的 ， 而 且 也 这 样 做 了 ， 今 后 也 还 是 要 包 下 来 的 ， 这 方面 不 发 生 什 么 问题 。 可 
是 过 去 也 好 ， 现 在 也 好 ， 我 们 所 说 的 包 下 来 ， 从 来 也 没有 说 是 要 把 反革命 养 起 来 ， 养 上 
批 反 革命 好 让 他 们 吃 饱 了 破坏 革命 ， 杀 害 人 民 。 这 一 点 是 为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三 月 中 国人 民 解 
放 军 平 妾 前 线 司 令 部 布告 的 约法 人 章 ， 特 别 是 一 九 四 九 年 我 大 军 南 渡 长 江 时 由 毛 主席 朱 总 
司令 所 颁布 的 中 国人 民 解 放 军 布告 即 有 名 的 约法 八 章 布告 ， 讲 得 清 清楚 楚 ， 现 在 有 案 可 
查 。 我 们 不 能 把 反革命 包 下 来 ， 因 为 这 样 人 民 是 不 允许 的 ， 即 是 在 包 下 来 范围 之 内 的 广大 
留用 的 公教 人 员 ， 他 们 也 会 感到 侮辱 而 坚决 反对 的 ， 因 为 为 什么 要 把 他 们 同 反革命 混淆 起 
来 呢 ? 因此 ， 镇 压 反 革命 就 是 镇 压 反 革命 ， 与 包 下 来 的 政策 是 不 发 生 什 么 矛盾 的 关系 的 。 

第 五 ， 也 有 人 提出 镇 压 反 革命 会 不 会 引起 恐慌 和 震动 ， 影 响 好 不 好 ? 这 个 问题 彭 真 
同志 在 中 央 人 民政 府 颁布 惩治 反革命 条 例 时 已 经 回答 过 了 。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北京 市 各 界 人 民 
代表 扩大 联席 会 上 我 也 讲 了 这 个 问题 。 

北京 上 一 次 处 决 了 五 十 八 个 反革命 罪犯 ， 这 次 又 处 决 了 一 百 妃 十 九 个 ， 社 会 上 有 没 
有 震动 呢 ? 当然 ， 有 很 大 的 震动 ， 请 看 五 千 多 人 民 代 表 在 控诉 会 上 是 多 么 的 激昂 ， 多 么 的 
兴奋 ! 枪决 反革命 罪犯 时 ， 沿 街 群众 如 何 的 拍 掌 称快 ! 刑场 上 有 上 万 的 人 民 参 观 ， 他 们 不 
仅 不 害怕 而 且 或 掌 欢 呼 ， 拥 护 毛 主席 人 民政 府 为 民 除 害 ， 控 诉 会 议 的 录音 广播 了 好 几 天 ， 
到 处 收听 ， 各 界 都 开会 拥护 ， 写 信 给 报馆 和 政府 ! 这 样 的 震动 ， 充 分 表现 了 人 民 动 员 起 来 
了 ， 觉 悟 提高 了 ， 革 命 和 生产 积极 性 大 大 增 涨 了 ， 这 不 是 很 好 吗 ? 当然 也 有 另 一 种 震动 ， 
即 是 反革命 分 子 更 加 芍 民 动摇， 不 少 人 到 派出 所 坦白 了 自己 的 政治 面目 ， 过 去 未 交代 的 反 
动 组 织 关 系 也 报告 了 ， 隐 藏 枪支 电台 的 交 出 来 了 ， 这 样 的 震动 ， 不 是 也 很 好 吗 ? 

至 于 说 到 丽 惰 ， 那 么 事实 已 很 清楚 。 问 题 不 是 有 无 人 丐 惰 或 者 恐 佐 好 不 好 ? 而 是 看 谁 
在 那里 恐慌 ? 现在 已 经 证 明 ， 慌 慌 的 只 是 那些 反革命 分 子 或 者 与 反革命 分 子 纠缠 不 清 的 人 
们 。 至 于 人 民 ， 不 但 不 候 懂 而 且 是 欢欣 鼓舞 ， 扬 眉 吐 气 ， 满 面 红 光 ， 高 呼 万 岁 。 这 难道 还 
不 好 吗 ? 

殊不知 我 们 镇 压 反 章 命 的 目的 就 是 要 反革命 分 子 妨 民 ， 所 谓 “ 惧 之 以 死 ”， 好 让 他 
们 放下 屠刀 ， 回 头 是 岸 。 因 此 ， 对 反革命 分 子 仆 慌 我 们 要 大 大 欢迎 ， 并 尽力 使 他 们 恺 惰 得 
越 历 害 越 好 ， 对 人 民 则 越 是 有 利 。 至 于 有 些 好 人 ， 因 为 与 反革命 分 子 有 点 瓜葛 ， 因 而 发 生 
恐 懂 ， 那 很 好 办 ， 他 向 公安 机 关 作 个 声明 就 行 了 ， 用 不 着 惰 ， 当 然 也 可 能 有 这 种 情形 ， 就 


是 我 们 不 作 宣传 ， 不 动员 群众 同 反 革命 作 斗 争 ， 把 镇 压 反革命 工作 神秘 化 ， 只 简单 的 由 人 
民政 府 或 公安 机 关 孤 立 的 来 作 ， 这 样 束 有 可 能 引起 一 些 群 众 的 怀疑 或 不 了 解 ， 这 是 不 对 
的 。 因 此 ， 我 们 就 应 该 作 好 宣传 工作 ， 使 镇 压 反 革命 为 广大 群众 透彻 地 了 解 ， 使 镇 压 反 音 
命 工 作成 为 政府 与 人 民 的 共同 行动 。 北 京 、 天 津 经 验 已 经 证 明 ， 认 真 的 做 宣传 ， 不 仅 可 以 
使 镇 压 反革命 得 到 人 民 群 众 的 热烈 拥护 ， 而 且 也 提高 了 群众 的 觉悟 性 和 积极 性 ， 大 大 地 增 
长 了 对 反革命 分 子 的 威 势 。 

如 此 ， 则 影响 不 会 不 好 而 会 很 好 。 

第 六 ， 镇 压 反 革命 是 一 场 激烈 的 斗争 ， 他 是 在 社会 之 中 进行 的 ， 因 此 就 不 可 避免 地 
要 联系 到 我 们 中 铬 干 人 ， 其 中 有 一 些 人 会 有 更 直接 的 联系 。 和 壁 如 自己 的 杀 威 朋友 中 有 的 是 
有 反革命， 这 次 被 人 民 检 举 ， 被 政府 关 起 来 了 ， 少 数 的 甚至 枪 居 了 ， 或 者 虽 被 检举 但 他 跑 来 
找 你 了 。 据 说 我 们 中 央 人 民政 府 各 部 委 机 关 ， 最 近 都 增加 了 一 些 家 属 ， 其 中 就 有 这 种 性 质 
的 人 ， 是 为 了 逃避 斗争 ， 逃 避 检 举 而 舱 藏 到 机 关 来 的 。 对 于 这 个 问题 必须 站 稳 严 肃 的 立 
场 ， 壁 如 说 : 如 果 你 的 老 丈 人 是 个 反革命 分 子 ， 洪 逃 驮 藏 在 你 身边 ， 你 应 该 采取 什么 态度 
昵 ?是 站 在 老 丈 人 立场 ， 也 就 是 站 在 与 人 民 敌 对 的 立场 包庇 掩护 他 呢 ? 还 是 站 在 革命 的 人 
民 的 立场 来 协助 人 民 惩治 反革命 呢 ? 我 们 人 民政 府 的 一 切 工作 人 员 ， 必 须要 站 在 革命 和 人 
民 的 立场 ， 否 则 就 不 配 做 一 个 人 民政 府 的 工作 人 员 。 这 是 一 个 原则 问题 ， 一 个 立场 问题 ， 
我 们 应 该 经 受 这 个 考验 ， 要 顺利 地 过 这 一 关 ， 不 能 采取 错误 的 态度 。 

最 后 ， 我 再 说 明 一 个 问题 ， 就 是 镇 压 反 章 命 是 一 个 长 期 斗争 任务 呢 还 是 短期 斗争 任 
务 呢 ? 单纯 是 人 民政 府 和 人 民 公 安 机 关 的 事 呢 还 是 全 体 同 志 全 体 人 民 的 事 呢 ? 

我 认为 肃清 反革命 是 一 件 长 期 的 严重 的 政治 斗争 任务 ， 是 一 个 战略 任务 。 只 要 和 希 国 
主义 还 存在 ， 蒋 介 石 残余 匪帮 还 存在 ， 阶 级 斗争 还 存在 ， 对 于 反革命 分 子 的 斗争 就 不 会 售 
止 。 我 们 这 一 次 能 够 比较 彻底 坚决 镇 压 了 反革命 ， 给 了 反革命 分 子 以 致命 的 打击 ， 是 不 是 
反革命 就 已 完全 消失 了 ， 以 后 都 不 活动 了 呢 ? 不 会 的 ， 毛 主席 告诉 我 们 : 敌人 是 “ 越 打 越 
小 ”， 可 又 是 “ 越 打 越 精 ”， 就 是 说 敌人 还 会 用 更 巧妙 ， 更 隐蔽 ， 更 残酷 的 手段 来 进行 反 
扎 和 报复 。 反 革命 有 好 儿 道 防线 ， 有 好 儿 层 ， 我 们 现在 所 打击 的 ， 只 是 那些 历来 仆 在 人 民 
头 上 作恶 的 人 所 丝 知 的 反革命 ， 还 有 许多 帝国 主义 、 将 介 石 菲 帮 有 的 特务 间谍 ， 他 们 更 加 隐 
珊 ， 瞪 藏 的 更 深 一 些 ， 还 有 待 于 我 们 进一步 展开 斗争 。 我 们 一 定 要 防止 轻敌 和 麻痹 ,否则 
就 要 吃 很 大 的 亏 。 

为 了 反对 更 加 狐 猎 的 敌人 ， 就 必须 是 全 体 同志 全 体 人 民 一 齐 来 做 ， 人 民 公 安 机 关 与 
广大 人 民 相 结合 才能 取得 胜利 。 这 次 各 地 镇 压 反 革命 的 经 验 都 证 明了 这 一 点 。 

为 此 ， 我 们 对 于 镇 压 反革命 这 个 严肃 的 问题 ， 就 有 认真 加 以 研究 的 必要 ， 大 家 都 来 
参加 与 反革命 分 子 的 斗争 ， 大 家 都 提高 警惕 ， 大 家 都 站 稳 立 场 ， 反 革命 分 子 就 将 更 加 困难 
地 实行 他 们 的 阴谋 ,我 们 的 胜利 就 会 更 加 巩固 ， 我 们 的 工作 就 会 取得 更 多 的 成 绩 。 


